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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雨丰

广州西北郊两千年城迹考：
市一医院的考古新发现与解读

千年古墓诉城史：
汉代番禺的生死印记

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内，看着近在
咫尺的文物，读着 50多年前的一封
信，思绪已飞跃到两千年前的那些
人、那些事……

汉代的番禺城，是司马迁笔下著
名秦汉都会之一，也是帝国南缘最独
特的城市，秦文化、汉文化、楚文化、
越文化等多元文化在此碰撞，形成独
特发展轨迹。时光荏苒，有赖于考古
工作者的发现，广州汉代考古成果极
为丰硕，宫殿、苑囿、王墓、水井，还
有上千座臣民墓葬，织就两千年前生
活图景。

1973 年 2 月 25 日，麦英豪
先生写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
的一封信，提到他最近考古发掘
的广州淘金坑西汉墓群：“今年
一月十日转到北郊淘金坑 32层
宾馆工地配合平土工程，发掘了
一处南越王国时期中小官吏墓
群……廿一座都是西汉初年的，
从钻探已知还有几座未掘。这
处墓群分布比华侨新村尤为密
集……反映了这处葬地自南越
赵氏王国衰亡之后经两汉几百
年还是保存较好的，直到晋以后
才有人敢在这里占地而葬，这个
情况正与华侨新村西汉墓群是
一个样，在广州还是第二次见到
年代这样划一的一处墓群。”这
封珍贵通信收录在《苏秉琦往来
书信集》（刘瑞编著，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21 年 12 月），现藏
中国考古博物馆。

麦英豪先生是广州考古的
核心人物，信中提到的华侨新
村西汉墓群、淘金坑西汉墓群，
均是由他主持发掘，是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广州重要的城市
考古成果，其中 1953 年至 1960
年间考古发现的包括华侨新村
西汉墓群在内的409座汉墓，收
录在《广州汉墓》一书，该书不
仅是广州第一本田野考古发掘
专刊，更是岭南考古史上里程
碑式的著作，里面所涉及墓葬
点多达 80 余处，遍布广州东南
西北，它们不仅是两千年前番
禺城臣民生活的点滴所在，也
是两汉时期 400 年间城市发展
轨迹的直观反映。

从麦英豪先生的一封信说起

以南越国宫署为中心的番
禺城，周长十里，城南外是宽阔
珠江，西、北、东边则尽是岗峦起
伏之地，除了修建城外基础设施
之外，这些小山岗成为番禺城臣
民离开人世之后的葬处。其中，
东北郊一带是西汉南越国臣民
墓葬分布最集中的地方，且严格
划分了南越国不同等级官吏、平
民、家族的墓地，排列有序，主要
分布在淘金坑，华侨新村的蚬壳
岗、玉子岗、竹园岗，以及邻近先
烈路的下二望岗、麻鹰岗等地。

等级最高的墓地为麻鹰岗，
在今广州动物园内，该墓地的核
心墓葬均随葬木车模型和鎏金
铜车饰，应是南越国高等级贵
族。其中一座墓墓主名为“辛
偃”，出土大量铜器、铁器、玉器，
一些文物在南越国墓葬中罕见，
如两枚玉印，分别是名章“辛偃”
和身份印“臣偃”，又如两件鎏金
铜女俑，是南越国考古的孤例，
还有四件玉璧成纵列位于墓主
棺位，为广州南越国高等级贵族
墓 葬 中 出 土 数 量 最 多 一 例 。
2016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广州动物园内发现一座名为

“志古”的墓，与“辛偃”同时期，
2024 年在麻鹰岗又发现南越国
墓若干，可见麻鹰岗墓地的规

模、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竹园岗、玉子岗、蚬壳岗三

个墓地均在华侨新村，一般来
说，墓地中地位最高的葬在岗顶
处，其次葬在岗腰，最低级者则
在岗脚，体现尊卑有别。蚬壳岗
整体级别略低，随葬品大多是以
陶鼎、陶壶为主的陶器组合，且
多随葬铜镜，属于中原文化较为
显著的群体，墓葬分布均匀，未
呈现十分明显的阶级等级区别，
很可能是其中一位墓主“得之”
的家族墓地。相比之下，竹园岗
级别最高，位于岗顶处的墓主名

“李嘉”，其余墓葬均在岗腰处环
绕之，李嘉墓出土器物极为丰
富，仅陶器就多达百余件，还有
铜器、铁器、玉器等，不仅是竹园
岗级别最高的墓葬，也是华侨新
村一带级别最高者。

邻近的淘金坑一带，应是南
越国一般官吏及臣民墓葬群，整
体级别较低，随葬品多以陶器为
主，只有零星铜器、玉器、铁器
等，但一些墓也有印章随葬，让
我们知道这些官吏的名字有赵
望之、郑未、孙熹等。2013 年广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淘金坑
北侧的畔山豪庭工地又发现一
些南越国墓葬，级别相若，应同
属该墓地。

番禺城东北郊：排列有序的南越国贵族墓群

横枝岗位于番禺城北郊偏
东，这片区域地势较高，周边是连
片山岗，加之离城市中心距离适
中，此处发现自汉至清的历代墓
葬，是广州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
墓地之一。该墓地不见西汉南越
国时期墓，应是汉武帝平南越后，
西汉中晚期番禺臣民新规划的一
个墓葬群，并未为后世所沿用。
现发现以横枝岗为中心的泛横枝
岗墓葬区面积很大，西汉中晚期
的墓葬群集中在原横枝岗本体
（约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以及邻近的今广州港疗养
院、今广州市胸科医院一带。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派遣
五路大军平定南越国。战争后
番禺城满目疮痍，幸存的百姓和
南下的中原汉人组建成番禺城

新的臣民，他们筚路蓝缕，在废
墟中重建家园。横枝岗汉墓是
广州西汉中晚期汉墓的代表，随
葬品多为中原风格的汉式陶器，
说明臣民生活已明显受中原汉
文化影响。横枝岗墓地还出现
一种新的葬俗，即以滑石璧和铜
镜为组合，或置于头端，或置于
脚端。

横枝岗墓地有一座名为“癰
顺意”的墓，出土铜镜、眉笔、珠
饰等器，是广州考古发现规格最
高的西汉中期墓葬之一。汉武
帝时期，广州已是国内贸易中心
和海外进口货物集散地，大量本
地特产和海外舶来品在此汇集，
还有大量商贾来往，墓中随葬珠
饰表明，癰顺意应是这一时期的
新兴贵族。

横枝岗：广州延续时间最长的墓地之一

两千年前珠江河面宽阔，番
禺城民主要生活在“河北”一带，

“河南”一带整体地势较低。卓稚
雄老师在其《广州历史地理拾零》
一书中对南越国时期水陆状况进
行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河南”
大多为滩涂之地，不宜居住生
活。西汉初期“河南”仅在今市二
宫小港路一带发现有零星墓葬遗
迹。到了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
随着珠江水平面下降等地理环境
因素的改变，加上人口增加和舟
楫的发达，番禺城民活动范围向
南扩展，在今海珠区的小港路、前
进路、晓港、康乐村、南石头一带
发现的墓葬越来越多，见证了两
千年前“河南”的开发。

在小港路大元岗发现的一座在小港路大元岗发现的一座
西汉晚期墓西汉晚期墓，，一件陶壶盖刻划一件陶壶盖刻划““杨杨
本本””二字二字，，很可能是墓主姓名很可能是墓主姓名，，这这
是迄今广州汉墓中最早可考姓名是迄今广州汉墓中最早可考姓名
的的““河南河南””居民居民。。而在晓港细岗发而在晓港细岗发
现的一座穹窿顶合券顶砖室墓现的一座穹窿顶合券顶砖室墓，，
年代为东汉后期年代为东汉后期，，墓葬虽被盗墓葬虽被盗，，但但
出土多件陶器上均刻有出土多件陶器上均刻有““梁伯通梁伯通””

三字三字，，当是墓主人姓当是墓主人姓名。
位于新港西路下渡村东约一

巷，还有一位姓名确凿的汉代名
人——杨孚，据说“河南”之名正
是源自杨孚。东汉章帝朝举贤
良，杨孚参加对策，成绩优秀，被
拜为议郎。晚年杨孚又回到“河
南”住地，并在此凿井，原水质清
冽，井水常满不竭，现存的“杨孚
井”被评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
位。杨孚代表作为《南裔异物
志》，记载了岭南的植物、动物、
矿物等丰富内容，是我国第一部我国第一部
地区性的异物志地区性的异物志，，意义重大意义重大。。

广州汉墓是一个道不完广州汉墓是一个道不完、、说说
不尽的故事不尽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名字一个个鲜活的名字
以及大量无名氏以及大量无名氏，，他们在泥土之他们在泥土之
下被遗忘了下被遗忘了 20002000 年年，，又重新跃又重新跃
入我们眼帘入我们眼帘。。如果您有兴趣了如果您有兴趣了
解更多解更多，，请关注广州博物馆将于请关注广州博物馆将于
44月底推出的月底推出的““人间镜像人间镜像———广—广
州汉晋墓葬的生命叙事州汉晋墓葬的生命叙事””展览展览。。
敬请期待敬请期待。。

（（本文作者是广州博物馆副本文作者是广州博物馆副
研究馆员研究馆员））

见证两千年前“河南”的开发

□ 覃 杰

想象一下，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着
宏伟的建筑、热闹的码头、繁华的集市。而如今，现代
化医院大楼即将拔地而起。考古，一场过去与现在的
对话。追问，把生死折叠的丰富历史场景缓缓打开。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一医院”）位于
广州城区西北部，东、北、西分别与盘福路、东风西路、
人民北路相邻；南隔彭家巷与千年古刹光孝寺共享晨

昏。为配合市一医院改扩建项目，广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先后于2014年、2022年及最近的2024年-2025
年开展了三期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大量遗迹和文物，为
廓清自西汉南越国以来广州古城西北郊的社会发展历
史沿革、北宋至明清广州城“北城墙”西段的建设与变
迁，以及古城地形地貌和水系变化等提供了珍贵实证，
对研究广州历史地理产生重要意义。

该遗址位于医院市一大
道往南区域，2014 年 3 月至
11 月，考古人员配合医院建
设，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主
要发现宋、明时期城墙遗迹。
在地下近5米深处，宋明两代
城墙相叠而立，明城墙分布方
向与宋仅相差 2°。两代城
垣跨越千年，平行相守。

宋代城墙：方向西偏北
4°，清理长度 21.64 米，城墙
底 部 南 北 宽 12.06 米、残 高
3.15 米，由内（南）、外（北）
壁包边砖墙和墙芯填土组
成。城墙至少经过三次加
固。出土有青灰色墙砖，砖
面 有“ 番 ”字 铭 文 ，侧 面 有

“番禺”戳印或“廾七”等刻
划符号。另有出土黄釉罐、
盆，黑灰陶罐，青釉碗、壶，
青瓷、白瓷碗以及陶建筑构
件 和“ 治 平 元 宝 ”“ 熙 宁 元
宝”铜钱等等。

明代城墙：与宋代遗址几
乎 平 行 分 布 ，方 向 西 偏 北
6°。清理部分长10米、残高
4.05米。北（外）壁包边砖墙厚
1.5-1.6米。其结构为：最下一
层用红砂岩石块砌筑基础；基
础之上以 9 层红砂岩石条结
砌；上部用长方形城墙砖错缝
结砌，外侧多用整砖，内侧多用
残砖。外壁向上逐层内收，层
与层之间用白灰黏合。

市一宋、明时期城墙：跨越时间的平行相守

综上所述，市一医院发现的文化遗存具有
年代跨度大、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的特点，
通过梳理历年周边考古成果及历史地理环
境，结合文献，初步有以下几点认识：

从前有“高岗”，岗北有“兰湖”

高岗遗址位置是一个小山岗。清代《南海
县志》所刊《县志附省全图》，市一医院东风西
路南侧用地附近历史上曾存一处“高岗医灵
庙”，结合古舆图、文献与考古成果，发掘区域
应是名为“高岗”的小山岗。山岗距离唐五代
以前广州古城约2公里。

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广州城西北部为大面
积水域。历年在东风西路以北考古发现的水
相淤积泥层也证实这一点。这片水域应是兰
湖，兰湖在历史文献中多有提及，最早可见南
朝《南越志》记载：“番禺县北有三湖，一曰沉
夜（湖），二曰莼湖，三曰芝兰湖。”芝兰湖便是
兰湖别称。兰湖三面环岗，东为象岗，南为西
山，西接司马涌，北为桂花岗、蛇拦岗、陈岗。
西山上有西山庙（大致在现今西山庙前一街
广州能源检验研究院位置）。西山往东即为
高岗。高岗北侧亦为兰湖。

千年兰湖津，蕃舶云集处

兰湖作为广州唯一的天然湖泊，湖阔水
深，与珠江干流相通并注入南海。走水路交
通南来北往的船舶，可能早在汉代就已进出
兰湖，把其作为商贸中转站停泊点、码头及避
风港等。唐代广州作为“万里通海夷道”起
点，兰湖码头成为北江、西江主要停泊点。元
《大德南海志》记载兰湖（芝兰湖）为广州城西
船只停泊处，湖面宽阔，可避风浪，是内河航
运的中转站。其“周回二十余里”，湖岸设码
头供商船装卸货物。南宋《方舆胜览》载“兰
湖通舟楫，商贾云集”。明代《广州府志》记载
兰湖“南通珠江，北接流溪”，湖岸码头为唐宋
时期蕃商（外国商人）停泊点之一。在宋代还
是广州城西北的船舶避风港，“凡使客舟楫避
风雨皆泊此”。文献给我们描述了码头停靠
大量商船装卸货物，南来北往商贾云集，人群
中还有阿拉伯、波斯等外国商人的一幅热闹
繁荣景象。

唐前陆路通，水涨隔六榕

高岗傍着兰湖，地理位置优越，因此给我
们留下许多重要发现。发掘区东部地表往下
清理现代层、宋代垫土层，垫土层下发现用砖
构水井和灶，往下约2米为北宋至唐五代时期
地层水相淤积层，再往下发现南朝晚至隋唐
时期墓葬，墓葬打破南朝冲积土地层，南朝地
层下是水洼地淤积层，再往下距地表约4米的
生土面发现一眼南越国时期土井。根据这些
地层堆积情况和遗迹现象，结合宋明城墙所
在地不是山岗或台地，而是较低洼地势，城墙
修筑以前的地面距地表超过6米，因此推测在
西汉南越国时高岗靠水的边缘位置还至少要
往东风西路北部（走），兰湖当时水面还要低
于现地表4米以下，直到唐代后期由于长年淤
积，湖底渐高，水面上涨，兰湖水域才进入遗
址区向南延伸至西濠（宋代护城河）位置。因
而，在唐中期以前高岗有可能大致向东南方
向与六榕寺位置存在陆路通道，进而推测广
州古城陆地延伸最西北区域，应该是高岗。
据前所述，历史发展到唐五代时期，高岗地理
环境已发生变化，随着兰湖水面上涨，湖水沿

高岗东坡向南延伸，再绕高岗南坡向西流，形
成一条天然溪流。高岗与西山之间区域，或
在唐宋时期兰湖水向南有一条溪流通往珠
江，这条溪流与高岗南侧溪流连通，为修浚西
濠奠定基础。

王气萦高岗，衙寺枕贝津

高岗遗址发现的西汉南越国排水沟、水井
是广州城西北郊首次发现的南越国时期建筑
和生活遗存。其出土的绳纹瓦、瓦当和铺地
砖残块等建筑构件，与中山四路南越国宫署
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表明附近有
高等级建筑。虽无直接证据，我们也可大胆
猜测，高岗距南越王墓较近，有可能是皇家祭
祀的家庙场所，还有可能是管理兰湖水域的
衙署所在地。

大量南朝、唐至五代的瓦、瓦当等建筑构
件的发现，表明附近有较高等级建筑，可能是
衙署或寺庙（基于发现大量的小佛塔）。大量
经过加工的海月贝壳堆积，在广州考古为首
次发现，很可能与建筑或手工作坊有关。这
些海月贝壳应是从兰湖码头上岸。

北宋扩西城，兰湖定“北疆”

据文献记载，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
年）筑西城。修筑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西城
所在区域地理环境变化，唐宋时期子城西的
浅滩土逐渐淤积成陆，陆地面积扩大。其二，
广州作为当时第一大港，经济发达，海外贸易
繁荣，由此带来的税收是主要财政收入之
一。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 年）侬智高之变造
成经济、人员损失惨烈。《宋会要辑稿》记载：

“初，侬智高作乱，据邕州，率众浮江而下，数
日抵南海。知州仲简婴城自守，其蕃汉数万
家悉委于贼，席卷而去。盖其始谋，知广之无
城，可以鼓行剽掠无所忌。”其三，修筑工程技
术提高。市一宋城墙当年修筑前人们先在地
面上做垫层，厚 0.68 米左右，用残砖、石块夹
杂有黄褐土和灰褐土修筑，结构紧密，解决了
地软易沉降问题。

考古发现的宋代城墙为宋代广州城西
城的北城墙，由此明确了宋代广州城西城北
界。高岗遗址与宋城墙之间地势下凹，长度
超 60 米，下凹处应是西濠。西城北城墙修
筑至此，如前文所述，与兰湖水绕高岗的走
向有关。当时人们修建西濠，许是挖掉高岗
南部山岗土，堆填在水相淤积的泥土上面，
将其平整作为垫土层面。在这层面上没有
发现建筑遗迹，有可能是码头边的货物集散
地。垫土层下发现的砖井和灶，表明在修西
濠时，流经高岗东坡的兰湖水道可能已淤积
干枯成陆。明代城墙在宋代城墙基础上略
向北拓，与高岗遗址发掘区南部发现的明清
时期城壕护堤分属南北两岸，证实文献中明
洪武十三年（1380 年）合三城为一并向北扩
至越秀山的举措，清代继续沿用。据发掘情
况，推断宋明城墙大致沿今市一大道向东西
两侧延伸。

高岗遗址发现各历史时期的排水沟、水
井、灰坑、灰沟等生活遗迹，出土的南越国时
期陶瓦、铺地砖，大量的南朝、唐至五代时期
的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构件，表明附近有
建筑居址。结合发现的一批西汉南越国至隋
唐时期墓葬，说明先民在此处活动频繁，遗址
性质随时代变迁，在墓地与生活居址间多次
转变。因此，毫无疑问，这是自西汉南越国到
唐宋代时期的一处重要核心区域。

自 1953 年以来，广州在配合城市建设开
展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发现许多重要的古遗
址、古墓葬，如秦代造船遗址、南越王墓、广州
汉墓群等。1982 年 11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强调基建工程建设须
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报建。但具体到广
州的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自上世纪
九十年代起，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加快，有
关建设方往往是没有报建或是在施工后才报
建，进而文物被破坏损毁，造成无法挽回的损
失。因此，2013年 5月 1日，《广州市文物保护
规定》施行，明确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前需完成
考古调查勘探，开创全国“考古前置”地方立法
先河。随后配套出台《广州市地下文物埋藏区
划定办法》《广州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等文件，形成“先考古、后出让”的完整制度
体系。鉴于这些法规、文件的实施，按照考古前

置的要求，建设单位履行建设施工前的报建工
作，2014年至2025年配合市一医院改扩建项目
的文物保护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才有了西汉南
越国至明清时期的排水沟、水井、城墙、城壕护
堤以及墓葬群等重要遗迹的发现。

在本次发掘期间，广州市政府和相关文物
部门高度重视，采取了多项保护措施。如在市
一大道宋、明城墙遗址进行回填保护，保存较好
的两口宋代石构、砖构水井计划搬迁择地复建
以便将来向公众展示。此次考古与文物保护工
作的顺利推进，亦得益于多方协同——广州市
重点公共项目建设管理中心的协调调度，广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主动配合，监理单位与施工
方的大力支持。这座以层叠历史著称的千年古
城，正以考古发现为纽带，在守护文明根脉与拥
抱现代发展中，谱写传承有序的当代叙事。
（作者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寻迹 城城羊羊

广州古称番禺，自秦朝（公元前 214 年）设南海郡以
来，一直是华南地区的郡治、州治、府治所在地。从秦

至唐五代，不论是秦时任嚣城、西汉南越国时期番禺城、东
汉晚三国时期步骘番禺城，晋南朝乃至唐五代时期，广州古

城大致都在东至仓边路，西达吉祥路，南到文明路、大德路一线，
北至越华路一线范围以内。北宋在此基础上修筑子城，向东、向
西先后筑城，构成子城、东城和西城三城。明洪武十三年（1380
年）合三城为一，东、南、西方向大致不变，主要是往北扩至越秀
山，至明嘉靖年间向南修筑新南城，大致至万福路、泰康路、一德
路沿线。清代基本沿用明城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3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配合基
建工程文物保护工作进程，广州城市考古工作取得诸多重要成果，
如1995年、1997年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南越国水闸遗
址，2002年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1998年、2024年小马站东汉至
唐五代城墙遗址等。这些重要发现，亦源于广州2200年来城址未
迁、中轴延续的特殊城市基因。因此，不少遗址均呈现出独特的叠
压式特征。不同朝代的建筑、器物层层累积，如厚重史书页页镌刻。

本次广州古城外西北部区域（即如今市一医院位置）的考古
发现亦给我们留下珍贵遗存。考古发掘区曾被一条东西向凹地
分隔为南北两区，该凹地应为宋代“西濠”水道遗迹。南区发现
宋、明两代城墙叠压遗址；北区高岗遗址（以古地名为命名）地层
中，则出土西汉至清代的建筑构件与生活器物。这些遗存如历史
坐标，串联起古城西北郊时空。

考古发现

该遗址位于东风西路南
侧，于 2022 年 6 月 -11 月，
2024 年 11 月-2025 年 1 月，
配合医院建设，先后进行两期
考 古 发 掘 ，共 发 掘 面 积 约
2150 平方米，清理出西汉南
越国至明清时期排水沟、水
井、灰坑、灰沟、城壕护堤、埠
头以及墓葬等各类遗迹多
处。南越国陶管道排水沟，让
我们从营造见等级；唐五代贝
壳堆积沟，或印证临海资源的
利用；宋代厚达 1 米的垫土
层，作用为何，引人遐想；明
清石砌护堤与光绪年埠头遗
存，勾勒出水岸治理的一些脉
络。而从西汉跨越至唐的60
余座墓葬及大量建筑构件出
土，是研究广州古城西北郊千
年人居“生活”与“墓葬”交替
折叠的重要窗口。

西汉南越国时期排水沟：
发现有两条。其一位于发掘
区中东部，整体为西南-东北
向，平面呈长条形，口大底小，
斜壁内收，底部较平。揭露长
29.5 米。沟内西南段埋置陶
管道，残长 11.2 米，陶管道为
圆形，每截长约 0.55 米、直径
0.2米，两两扣接而成，表面饰
绳纹。其二位于发掘区西部，
近南北向。平面为长条形，断
面为“凹”字形，直壁、平底。
残长5.79米。沟内置陶管道，
由多个绳纹黄陶、灰陶半圆形
筒瓦两两相扣而成。

唐至五代时期贝壳堆积
灰沟：东西向，西高东低，北
部边线较整齐，呈直线状，南
部边线中间区域为不规则形
状向南外凸，呈曲线状，斜边
向下内收，弧底。揭露长53.4

米、宽 2.6-5.6 米。沟内中
东部有大量白色圆形海月

贝壳堆积，贝壳堆积
局部向南外凸。贝
壳表面光滑、扁平，

应经过人
为 加 工 ，

直径 10厘米左右，厚 0.1-0.3
厘米。出土执壶、熏炉盖、陶
佛塔、瓷碗、瓦当、筒瓦、板瓦
等遗物。

宋代垫土层：主要分布于
发掘区的东部与中部区域。
依山进行堆填，表面较平整。
垫土层最厚超过 1 米。分两
层，上层最厚，土红褐色带黄
斑，典型的山岗土质，堆积层
东厚西薄，下层土色泛黄，部
分区域土灰黄色，中间堆积厚
两端薄。

明清时期城壕护堤与清代
埠头：位于发掘区东南部，由石
护坡和埠头构成。石护坡分为
两级：一级护坡位于北部，揭露
长度25.5米，呈东西向。上部
受到破坏，残余部分的石块大
小不等、散乱分布；下部使用长
条石块砌筑，南部侧立面修筑
平齐。残高0.8-1.2米。二级
护坡位于一级护坡南部以下，
揭露长度20米，东西向。以石
块顺砌，排布较整齐。埠头位
于石护坡以西，依护坡向南修
筑。东西向，长条石板铺就，路
面整体西高东低，呈斜坡状。
埠头中部偏东处立一通“清光
绪十一年募捐碑刻”，初步推断
为修建埠头时所设。

墓葬：清理西汉南越国至
隋唐时期墓葬超过60座。有
南越国时期的越人生土二层
台土坑墓，西汉晚至东汉时期
土坑木椁墓、砖室墓，南朝晚
期至隋唐土坑、砖室墓。其中
南朝晚期至隋唐墓葬数量最
多，除了少数是带墓道长方形
券顶砖室墓外，多数以小型墓
葬为主，基本上是墓室或墓坑
狭长，长度超过2米，宽0.5米
左右。出土器物有四系陶罐，
六系罐、杯、盏托、碗、碟、盂、
唾壶、砚台等青瓷器。另外还
有数量较多的西汉南越国至
宋的水井、灰坑、灰沟等遗迹
以及大批量绳纹瓦、瓦当等不
同时期建筑构件的发现。

高岗遗址：生死交织的丰富千年

贰 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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